
2023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开幕
式上， 华为轮值董事长胡厚崑说，通
用人工智能正带领我们走向下一个
黄金十年。

几乎是同一天，网络分析公司Sim-
ilarweb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ChatGPT
全球访问量出现了推出以来的首次环
比负增长，降幅达到9.7%。

尽管访问量可能并不具有实际意
义， 但却几乎瞬时掀起了人们对于
ChatGPT流量见顶以及大模型降温
的探讨。于资本层面，马千里称，一级
市场讨论火热，但并没有特别多的机
构真正参与了这个领域的投资，“实
际情况远不如当初团购、共享单车的
时候”。

AIGC的故事“编不下去”了吗？今
年6月， 昆仑万维实控人前妻李琼减持
的消息，一度带崩整个AI板块。同样的
情况还有三六零集团创始人周鸿祎的
“90亿”分手费。

余欢称，在最近的这些大模型相关
宣传中，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概念被混淆
或者弱化了。如果单单只是以参数达到
百亿级别来衡量的话， 那么GPT2到
GPT3之间的2020前后就已经是大模型
了。但这一波“生成式AI大模型浪潮”的
重点在于智能涌现能力、多轮对话以及
更强的生成能力。这些才是催生新一波
生成式AI浪潮或者说LLM大语言模型
浪潮的核心要素。

自今年3月， 在全球科技大厂中首

发大模型产品文心一言以来，百度对于
底层的大模型做了数次的迭代和升级。
今年6月， 文心大模型从3.0版本升级到
3.5版本。百度当下的重点任务，也放在
了持续优化生成效果方面，例如优化多
轮对话的记忆能力等。

对于如火如荼的“百模大战”，余欢
断言，在通用大模型领域，至少往前看
两年以上，如果一家公司没有相关领域
布局的信息，而是在当下突然宣布自己
有大模型产品了，多半都是“套壳”或者
接入了其他人的模型，通用大模型产品
是很难一蹴而就的。绝大部分的公司和
团队都是在“投机”，毕竟资本市场还是
认概念、认故事的，而当下的A股市场又
恰恰缺乏好标的和新概念。

商业及战略管理专家、她力量创始
人&CEO卢步云也对北京商报记者分析
称，AI技术在实际应用中的推广和落
地，并不是单纯数据整合和效果呈现的
事情， 而是需要充分考虑业务需求、数
据质量、 模型定制等与商业模式相结
合。除了模型要喂养学习外，现在AI技
术人才也相对稀缺，企业同样需要投入
大量资源培养。

“其次，AI技术的应用仍处于初期
摸索，并未达到成熟阶段，当中存在很
多的不稳定性和误差，需要不断优化和
改进。另一个关键点在于AI技术的应用
和数据处理， 涉及隐私和安全风险，需
要谨慎对待，并待有关的政策和方案出
台。”卢步云称。

外热内冷

大浪淘沙、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的
规律，对大模型来说仍是如此。

马千里分析称， 当企业开始谈场
景、谈应用的时候，反映出来的其实就
是希望尽快将其商业化，因为大模型的
开发成本太高了。人们普遍都已经意识
到，宛如当年的“百团大战”，真正能够
活下来的大模型可能只有个位数。

在他看来，当下大模型竞争早已超
过了技术的范畴，更多是一种生态层面
的竞争，具体表现在大模型基础上有多
少应用、有多少插件、有多少开发者以
及有多少用户。“如果没有用户使用，模
型就没有数据进行提升，进而形成一种
恶性循环。”

大模型不再唯技术论。余欢也提到
了类似的观点，技术本身是门槛，是产
业落地的充分不必要条件。大模型的to�
B服务需要一套非常成熟的运作体系，
企业服务领域的生意三分拼的是技术，
七分拼的是综合实力，比如长期服务和
运维保障能力。

更重要的是，当产业落地真正实现
规模化后，大模型头部效应将会越来越
明显。“客户的选择通常会聚焦在几个
主流模型之内，并着重参考同行友商的
选择。PoC阶段并不会把所有模型都试
个遍，费钱费力，且不现实。这意味着大
模型创业企业的机会可能被进一步压
缩。”余欢称。

从投资人和厂商的角度，华院计
算数智人商业化副总裁林莱尼对北
京商报记者分析称，过去半年的大模
型就像是Gartner曲线一样， 经历了
从惊喜、 盲从到趋于理性的过程。这
种理性表现在商业变现的时间 、周
期、成本上。

“不管是投资人还是厂商， 我们共
同关注的是什么时候能够变现，变现的
规模营收是多少。具体的应用场景在哪
里，谁会为此付费。而商业应用方面，我
们更加关注的是容错率，因为有些行业
错误的答案会引发相当高昂的赔付成
本。”林莱尼称。

时间、周期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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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您曾提到， 当下的大模型正处于第一波海选结
束、正赛开始的阶段，那您认为正赛期间大模型又将经
历一种怎样的竞争？

A：正赛依然是个不断淘汰的过程，而且这个完整的
正赛可能要持续5-10年时间以上。 未来半年到一年，很
有可能看到当初一窝蜂闯进来的投机团队被甩开，经历
破产清算或者被收购。

近期圈内一种比较热门的观点是，选大模型要选大
厂而不是创业公司， 这其实反映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在技术层面，创业公司的大模型即便在某个方面或者某
个时点达到了大厂水平，但在未来的竞争中也还是难以
胜出。

压力一方面来自于资金。 大模型是一个需要持续烧
芯片的重投入行业，对于创业公司而言，如果没有做好长
期、每年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的投入准备时，最好不要轻易
涉足。除通用数据外，很多专有数据集或者商业数据集，
需要耗费大量资金购买。在技术不相上下的前提下，如果
数据获取不占优势，也很难追上大厂的“进化”速度。

另外一方面是人才密度。大厂有着成建制的算法开
发和工程交付人员。 此外还有大量的运维保障人员。而
创业公司，受限于自身资源和条件，团队规模通常不大，
往往要一人身兼多职，一旦客户逐渐增多，考验的就是
企业的项目管理、人员交付、运维保证等综合能力。

Q：您认为中国会不会跑出自己的“OpenAI”？
A： 未来的通用大模型应该还是几家厂商之间的游

戏， 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版OpenAI的机会已经不复
存在了。

OpenAI能够“杀”出来，一是因为GPT的路线选择。
当时所有人都不知道GPT有智能涌现的功能，将其看作
一种纯烧钱的投入，OpenAI一根筋地投入更像是一种
乌托邦式的做法。而中国的融资环境、企业考核机制等
现实，都决定了企业不可能以这种方式“孤注一掷”地坚
持在这件事情上，大厂也是一样。

OpenAI的出现类似于一种田忌赛马机制， 当大厂
在犹豫和做对比的时候， 投入的可能只有8-10个人，这
时候“小厂”押注三五十人，可以实现局部领先。但当下，
所有企业都已经明白，这件事甚至不是三五十个人就能
完成的，因此不计成本地进行投入，在这种情况下就不
太可能出现此前的差异化打法， 大家都是明牌的情况
下，就很难再跑出黑马了。

Q：您认为大模型商业化的关键在哪？
A：在商业化之前，人们通常更关注大模型的训练成

本，但却忽略了真正的商业化和规模化之后，最大的成
本来自于推理。 最后的商业化一定是效果不断提升、成
本不断下降的平衡点。一方面，模型的“聪明程度”要不
断地满足日益提升的需求，解决行业的实际问题。另一
方面，还要充分考虑客户的实际付费能力。长期来看，大
模型是基础设施，商业的生态繁荣主要还是要看应用和
插件的井喷。只有大家都基于大模型做开发，把大模型
的应用都用起来，才是真正的商业化落地。

百度集团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余欢 大模型产业化

不在训练在推理


